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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二回  財色兩空還孽報　火光一片斷情根

　　話說夢玉見那艙裡的豔妝婦人抬頭瞧見，連忙閃開將窗關上。那臉蛋兒很有些像秀春。心中十分可恨，又兼惦著珍珠、芙蓉，

一腔心事，隨著眾人悶悶不樂轉回家去。這且慢表。　　原來那小江船裡果然是秀春。他怎麼又到這裡來呢？其中有個緣故。自從

同桑進良撇下桑奶子，將他的東西騙了個精光一跑，到漢江地方賃下一間房子，夫妻兩個住下，買個丫頭服侍。這桑進良比誰也受

用，終日飲酒取樂，神仙還不如他快活。

　　使盡風流本事奉承秀春。兩個人雖是如膠如漆，你貪我愛，但粗蠢性格，反面無情，秀春甚不如意。在桑進良心滿意足，以為

這一世總要樂死而後已。誰知冥冥之中，自有一定的報應，斷不肯叫壞良心人坐享安樂，自然要給他想出法來。

　　他間壁住著一個破落戶子弟，姓姚名言，排行第三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。父母亡故，並無妻小，與一個當家子的哥嫂同住。終

日在花柳場中幫閒，拉個皮條，學了一身風月本事，吹彈唱曲，無所不會。那青樓中粉頭倒還不嫌他，因此在家日少。

　　這日回家來看兄嫂，正走到桑進良門首，見個豔妝堂客站在門口望街，見人也不迴避。姚言瞅他兩眼，那堂客笑了一笑，關門

進去。正是五百年前的風流冤孽，姚言一個魂靈兒被那婦人攝去了。走回家來向著哥嫂打聽間壁這家是誰。嫂子道：「前日他家丫

頭過來，借個大盤子使用。我問他家姓桑，不知是做什麼行業。夫妻兩個成天的喝酒睡覺，聽說手頭很有個分兒。

　　咱們也詢不出他的來歷。」姚言笑道：「我瞧著有些怪異，等我過去拜望，探個信兒。」說畢，辭了哥嫂往桑家來敲門。

　　桑進良出來開門，問道：「你找誰？」姚言道：「我是間壁街坊，過來拜望。」桑進良道：「好說，家裡請坐！」讓姚言到堂

屋裡，也不見禮，拉個手兒坐下。向著裡面嚷道：「煨開水倒茶！」問姚言道：「沒有領教尊姓，在那兒發財？咱們好面熟，像在

那兒見過？」姚言道：「我姓姚，行三，名叫姚言，就住在間壁。常在花柳場中拉攏個買賣，成天的也沒有個空兒。我瞧你尊駕，

也是個熱鬧朋友，仔嗎的總在家裡坐著？

　　咱們一同去逛逛，也有個趣兒。」桑進良大樂，說道：「我初到這兒，又認不得一個半個人，地面兒又生。知道有尊駕在間

壁，我早過來拜望，我也最愛相與個朋友。這麼樣罷，咱們也不用客氣，磕個頭兒，你算是我兄弟就完了。」姚言大喜，不等說

完，忙跪下磕了兩個頭，桑進良站著受禮。姚言拜畢，桑進良道：「我該回你一個頭。」忙跪下去，向著姚言一拜，彼此大樂。桑

進良叫道：「大嫂你出來見二兄弟！」秀春滿面春風出來道：「這就是二兄弟嗎？」姚言趕忙磕頭，秀春過來親自扶他。姚言聞著

一股香味兒，骨軟筋酥，故意磕頭，伸手在金蓮上捻了一下，站起來心中十分得意。桑進良道：「二兄弟又不是外人，咱們到屋裡

去喝個酒兒。」三人進去坐在一炕，將些現成酒菜擺上，彼此暢飲。桑進良是個酒徒，不醉不休，並不知道那些風流家數，盡著傻

喝。姚言向著秀春極意溫存體貼，送情逗趣，又兼人物清秀，十分可愛，不像桑進良粗俗討嫌。秀春很看上姚言，瞧著桑進良愈形

其丑，心中想道：「當初上了桑奶媽的當，跟他逃到這裡。同他又不是花燭夫妻，每常酒醉，趁他的高興，稍不如意，就要紅臉。

　　雖是一日不離，到底是個蠢物。我何苦呢？還圖他個什麼？」

　　想的心酸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　　姚言瞧那神情，早已猜著幾分，故意讓桑進良飲酒，分外加意慇懃秀春。不多一會，將桑進良飲了個大醉如泥，歪斜兩眼，身

子亂晃，對姚言道：「兄弟！叫你嫂子陪著，多坐一會子再去。我要躺一會兒才得呢。」說著，身不由己躺在炕上，姚言故意道：

「大哥睡著了，咱們不便在這兒喝酒。我家去，改日再來。」說畢，走下炕來。秀春正在心旌搖曳，見姚言要去，連忙拉住道：

「讓他睡覺，咱們到屋裡去坐。」姚言正中其意，在秀春手上捻了一下。秀春會意，對丫頭道：「你將這兩碟兒菜同這些果子收到

廚房去吃，等著大爺睡醒了，咱們收拾吃飯。」丫頭答應，各人自去。

　　姚言同秀春走進臥房，兩個人成就了一段佳話。秀春被姚言無數風情，傾心吐膽，只恨相見之晚。兩人依依不捨，海誓山盟。

秀春道：「你想著法兒，咱們長遠才好。」姚言點頭道：

　　「橫豎我也丟你不掉，等著我慢慢的再想主意。明日且將他騙了出去，咱再來說。」秀春大喜道：「你騙他出去，我有話同你

商量。」姚言應允，辭回家去。

　　次日一早，來約桑進良上街去逛，同到一個門前冷落的窯子裡，照會了那個粉頭，有意將他灌醉留宿。姚言抽空兒到桑家來，

將個丫頭支開，兩個人比昨日大不相同，極盡人間之樂。

　　姚言道：「嫂子！我相與的不少，再沒有你這樣知情有趣，只可惜我不能夠同你做個長遠夫妻。況且大哥滿臉凶氣，也難同你

相與。昨晚上想了一夜，只好空過來同你親熱。又兼著你家這丫頭，十七八歲的人，什麼不懂？剛才支他開去，他很明白。

　　將來有個言三語四的，咱們都要受累。」秀春道：「那丫頭，我想著你不如將他拉上，咱們作一路，也就無礙。倒是老桑怎麼

想法才好？實對你說罷，我同他並不是花燭夫妻。我是他拐來的，還騙了我些東西，沒奈何同到這兒來。對兄弟，你想出什麼法，

將他去掉，我情願嫁你。咱們夫妻兩個夠過一輩子。」

　　秀春一夕話說的姚言喜從天降。真是才色動人心，竟同桑進良有些勢不兩立了。

　　兩人正在說話，丫頭送茶進來，秀春故意走出房去。姚言是個慣家子弟，將個三言兩語輕輕弄上了。秀春進房，故意發氣不

依。姚言道：「咱們都是一路的人，以後誰也管不住誰。」秀春坐在一邊，瞅著他們完結。此時三人並無避忌，姚言就在桑家過

夜，三人一炕盡興極歡。

　　次日一早，聽見桑進良回家，姚言趕忙往後門出去。秀春十分動氣，哭罵了一天。桑進良自知理短，不敢開言，自此十幾天總

不出門。姚言雖常常過來，總不能上手，偷空兒只好同丫頭做些勾當。秀春深恨入骨，見桑進良就如眼中釘。這天飯後，桑進良一

人上街閒逛。秀春忙命丫頭去找姚言來，兩人無暇敘談，先盡興顛狂了一會。秀春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叫你想個法，做長遠夫妻。你

總丟在腦後，白丟掉我一片愛你的心腸。」

　　說著，流下淚來。姚言捧著秀春的臉說道：「我的心肝嫂子！你叫我想個什麼好法，除掉殺了他，就沒有別的好法。我知你疼

他，那裡肯呢？」秀春道：「他又不是我的男人，殺掉了也不算謀死親夫。這算什麼，只要你會下手，幫著你都使得。」姚言道：

「恐殺他不死，喊叫起來不是玩的。也須拿定主意才得。」

　　丫頭道：「依我說，殺人怪怕的，倒不如等他喝的醉醉的，拿條繩兒勒死掉，倒還簡絕。」秀春點頭道：「這主意很好，倒難

為你想。」丫頭笑道：「我還是八九歲時候，我爹喝醉了回來，就找著我媽打。實在我媽打急了，同著我後爹商量，拿條繩兒一頭

一個將我爹勒死了，就嫁了我後爹。因是家裡過不上來，將我賣在這兒。」姚言道：「很好，咱們也是這樣辦法。先將他兩腳捆

住，再絆住他兩手。你們娘兒兩個一邊一個將繩頭兒拴在身上，背著身子狠勒。我坐在他身上，用被窩握住他的臉。不怕他是鐵金

剛也要活不了。」秀春們聽了大喜，約定日子下手。

　　誰知桑進良被兩個粉頭迷住，一連幾天不回來。姚言們三個落得快活。這日下午時分，桑進良吃的大醉，來到家裡。猶恐秀春

盤問，他先發起標來，大喊大叫，將個茶碗砸了個稀糊腦子爛，瞧見丫頭也踢上兩腳。秀春氣的發抖，恨不能一下打死了才解恨。

　　姚言間壁聽見，又不敢過來探信，懷著鬼胎往街上閒逛。

　　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姚三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同我商量。」姚言回頭，見是向來的賭友嚴禿子背著幾吊錢，笑嘻嘻走過

來。姚言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我到江口找過幾磨兒，也總沒有瞧見。」嚴禿子道：「春間在洞庭湖遭風，將船打破。一會兒修造

不起，就將我舅舅家的那只湖划子買來裝載，送了一起客人到漢口。這會兒又裝了些桐油來。我瞧著你這一程氣色很好，想是得點



兒什麼彩。咱們到那兒去坐會子，喝四兩。」姚言道：「很好。到甘家酒店去，後屋子裡很可說個話。」嚴禿子大喜，兩人竟往甘

家來。揀了後面小屋的坐頭，叫四海擺下酒萊，將門帶上，兩人飲酒談心。

　　姚言道：「我一向在那些門子裡閒逛，也總撈不出點什麼。誰知那天在法輪寺拈香，無意中遇著一個多年不見的姨媽，同著我

的一個寡婦姐姐也去燒香。見面很樂，就叫我常到他家照應。姨媽說我這孩子很有出息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就將那個寡婦姐姐給了

我做老婆。雖有點子衣服首飾，也算不了什麼。我這會兒成了家，那裡過得上來呢？我有個親叔叔，在揚州做古董行業，掙有萬貫

家財，沒有兒子，稍信兒來叫我幾磨兒，我定了主意要去，又丟不下新娶的老婆。要帶我的姐姐去，姨媽又不肯。這幾天我很難

為，你給我想個什麼主意。」

　　嚴禿子道：「自然你去投奔叔叔是個正道。揚州地面咱們也有個照應。若說是你丈母老太太不叫姑娘跟去，就很容易，咱們悄

不聲兒給他一溜就完了。我就在這一半天開船，往鎮江交卸桐油。你夫妻兩個坐上我的船一走，躲在艙裡，別說是你夫妻兩個，就

是殺人的強盜也找不著。到鎮江卸了載，送你們到揚州。這不是一點亂兒沒有？」姚言大喜道：「不知你的船一准在幾時要開？我

好預先收拾，說定日子以便上船就走。」

　　嚴禿子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耽擱，打量著後日下半晚兒開船，就多等你一半天也使得。」姚言心中甚喜。兩人放量大喝，不覺

俱入醉鄉，嚴禿子會了酒帳，拉著姚言去打茶圍，被幾個舊婊子纏住不得脫身。

　　且說桑進良直鬧到了上燈，又吃些酒飯，倒下身子，就在大炕上酣呼大睡。秀春氣的水兒也不曾沾口，同丫頭商量這空兒正好

下手，快些去找姚言過來。丫頭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

　　「姚大奶奶說，他三爺打早半晌兒上街去逛，也總沒有回來。說來不來也不定。」秀春氣的眼淚紛紛，長吁短歎，呆呆的等到

更深人靜，不見姚言。看桑進良睡的猶如死人一樣，主僕兩個又氣又恨，想著趁空兒下手，又膽怯害怕，一直坐到五更，桑進良酒

也漸醒，見秀春對燈悶坐，心中很過意不去，起來拉進臥房，盡興奉承一回，相抱而睡。這是桑進良尚有一宵恩愛未曾了結。

　　次日，害酒不能起來。秀春剛梳洗完畢，見姚言探頭探腦用手亂招。秀春又氣又惱，走出外來，將手在他頭上一指道：

　　「沒良心的雜種！你跑到那兒去？叫我等了一夜。」姚言忙捧著他的臉兒，對著耳朵說道：「我去僱下船，咱們好走。今日晚

上下手，你將他灌醉睡著，我自然過來，不用心焦。」秀春點頭，再三囑咐而散。

　　桑進良命丫頭做兩碗酸辣湯解酒，覺著心驚眼跳，總不舒服。剛走到院子裡，兩眼黑暈，栽倒地下。秀春故意走開，丫頭將他

扶起道：「大爺不去躺下，走到這兒幹什麼？」桑進良道：「好孩子，等著大爺發財，賞你一個元寶。」丫頭笑道：

　　「元寶錁兒你留著自己使用，誰也不要你的。」說著，將桑進良扶到大炕上，昏昏沉沉睡了一日只是不醒。又是黃昏時候，秀

春將他推醒道：「你也起來吃口飯再睡。」桑進良答道：

　　「任什麼也嚥不下，只想著要睡。」秀春道：「有瓶子好酒，你熱熱的喝兩杯，也睡的舒服。」桑進良被纏不過，扎掙著坐在

炕上。秀春將他抱在懷裡，將個大酒杯送到他嘴邊慇懃相勸，一杯不了，又是一杯。

　　桑進良一連喝了七八大杯，對秀春道：「咱們在這兒喝酒，倒叫他一人坐在那兒，怨不得動氣。」秀春道：「誰在那兒動

氣？」桑進良指著笑道：「那不是你乾媽桑奶奶嗎？那犄角兒上站的是誰？我可瞧不真。」秀春不覺寒毛直豎，勉強笑道：

　　「喝不多的酒，就說醉話。叫丫頭也上炕來，咱們三個人喝個團圓酒，喝醉了一炕兒睡。」桑進良點頭道：「使得，你們兩個

都靠著我坐。不知怎麼，今日只是害怕。我瞧著那半拉很像站著個人，你瞧這半拉又來一個。」秀春同丫頭嚇的冷汗如雨。

　　秀春道；」姚三弟怎麼一天也不見個影兒？丫頭去找他來喝酒。」丫頭答應，忙走後門去不多會，同姚言過來。見桑進良坐著

不住的打晃，歪斜著兩眼問道：「你仔嗎不來？」姚言上炕，靠著秀春坐下，說道：「今日有個親戚搬家，去幫個忙兒。剛才到

家，還沒有敬大哥一個盅兒。」說著，斟上一大杯送到口邊。桑進良作兩口吸盡，搖頭道：「今日實在不能了，過兩天再同你喝

罷。我可是要躺下了。」秀春忙道：「你代我喝這一杯再睡。」桑進良勉強咽了一口，倒在炕上，昏迷不醒，秀春推著叫喚幾聲，

並不答應。

　　三人忙跳下炕來，點著亮子，將前後門關上。聽街上無人走動，秀春將一條捆箱子的粗麻繩子取出，中間打了一個活扣，同丫

頭一邊一個拴在身上。姚三用帶子將桑進良兩手向背後輕輕拴住，又將他兩腳捆緊，取牀被窩連身帶臉給他蓋住，忙將繩子套住桑

進良頸項裡。秀春在炕裡邊，丫頭在炕下，姚三壓在胸口，握住他臉，一齊使勁勒緊。只見桑進良兩腳亂蹬，手不能抓，身子亂掙

亂晃，渾身發抖，約有一頓飯時，直挺挺嗚呼哀哉，做了一個風流惡夢。秀春同丫頭汗下如雨，抖個不住。

　　姚三捂住他的臉使勁壓住，恐他活了過來。三個拉了有半夜，這才放手，各將繩頭兒解下，將被掀開，見桑桑進良兩眼掉出在

外，舌頭拖出有五寸來長，齒露嘴張，面皮青紫，鼻孔有血，其形兇惡可怕。三個人膽戰心驚，嚇的要死。

　　秀春道：「快些拆開這炕，將他埋在裡面，天明了就難收拾。」姚三點頭，一齊動手，將裡邊炕面揭掉，搬出多少磚土，裡面

甚深。將桑進良推入炕裡，用土填蓋結實，依然砌上磚炕，面上收拾乾淨。三人坐著歇息一會，心中害怕，都到臥房裡共枕而臥。

此時毫無避忌，極盡人間之樂。秀春因丫頭出力有功，將他做了姨娘。次日給他幾件衣服首飾，開了臉。兩個人打扮的像個妖精一

樣，同姚言夫妻三個吃了一天團圓酒，說不了那一番恩愛。

　　姚言道：「我已搭下一隻船，咱們都到揚州去住家。我在鹽務裡做個清客，帶著賣古董，夫妻三個好不自在！咱們今日晚上悄

悄的下船，誰來也找不著。」秀春們大喜，趕忙收拾。

　　姚言去船上叫了幾個水手，將箱子行李全搬上船去。等到夜深，三個人點個燈籠，彼此扶著走到江口，嚴禿子接引上船，將夫

妻三個安頓艙裡。次日五更，正是順風，揚帆南去了。

　　這桑家房東包家，第二天見這邊大開著門，一直往裡瞧去，不像有人。仗著膽子進去，裡外看了一遍，才知道他們已搬去了。

忙到家中寫一張租帖，貼在門上，寫的是：

　　出賃吉瓦房五間，灰棚一間，傢伙俱全。如要者，東間壁小衚衕內第三家，問包史仁領看速成。

　　從此人來人去，並無一家整房修炕，做了桑進良的熱鬧墳堆。這話表過不提。

　　姚言夫妻三個不分晝夜彼此歡樂，說不盡那般恩愛，三個人寸步不離。嚴禿子船到鎮江，將桐油卸掉，要將他夫妻們送到揚

州。秀春也因連日不敢露面，聽著船已離岸，想來無礙，夫妻兩個並肩站在窗前，看江口往來船隻，不提防與夢玉之船相對，秀春

一眼瞧見，嚇了一跳，忙閃開將窗關上。只說怕風，姚言也不理會。誰知到了瓜州，正值運糧船擠，江船不能進去。

　　只得另僱小撥船，重謝嚴禿子同幾個水手。

　　夫妻三個坐了小船來到揚州，人生路不熟，找不著賃房子地方。就在碼頭上面一個燈籠鋪裡，暫賃他後面一間小屋子權且安

身，再去找房另搬。姚言每日上街，東尋西找，總難合式。

　　晚上回來，三個飲酒取樂。一連住了十幾日，秀春催著搬房。

　　姚言這日下午回來，滿臉喜氣說道：「無意中遇著個相好朋友，現在鹽務門子裡做清客。他在這裡成了家，就住在轅門橋，房

子很好，還閒著幾間，我同他到家瞧過，賃給我三間。咱們明日就搬。」

　　秀春們大喜，收拾些精緻飯菜，三人狂飲，大醉如泥。彼此脫得精光，樂不可解。鬧到半夜，四無人聲，夫妻三個醉極倦極，

相抱而睡。誰知燭花燒將起來，引著窗紙。外面簷下掛的盡是燈籠，房門外又皆是紙張、桐油、蔑絲、竹片一切引火之物。幾陣風

來，內外上下一齊俱著，霎時間火光燭天。

　　那燈籠店的人俱在睡中驚醒，已不能搶救。有兩個力大些的，推倒間壁板隔逃命。左右前後人聲鼎沸，火大風狂，不一會燒了

幾百間房屋、鋪面。可憐那知情知趣、海誓山盟、如膠似漆、花容月貌的秀春們夫妻三個，燒的烏焦巴弓，將個紅粉佳人、風流浪



子都變成了一段黑炭。

　　這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使秀春當日安分守己，何至到這樣結果。只因一念之差，至於如此。你看桑奶子同

桑進良的結果，可見禍福兩途，惟人自取也。從此完結他三人之事。

　　且說平兒、珍珠、芙蓉三人回到金陵，薛姨太太、李宮裁們歡喜無限。連日賈環病已大減，日就痊癒。李宮裁厚謝葉老爺，專

人送回祝府，並稟知太太放心。平兒接收一切各帳。林之孝領著執事家人到宅請安。核對一切事務，真是忙個不了。

　　幸有珍珠、芙蓉相幫查核。李宮裁帶著友梅、寶月、巧姑娘料理家務。因此諸事俱有規則，並不繁亂。芙蓉同珍珠住在一房，

巧姑娘多添一閨門好友。薛姨太太同王舅太太姑嫂們常相往來，甚覺有趣。又見寶月能乾可喜，十分得意。外面有賈蘭主持門戶，

賈環養病，內外一切都聽平兒調度。

　　轉眼之間，已近端陽佳節，先將各處水禮節敬，早早四路差人分送完畢。與李宮裁商議專人去接太太並祝府各位太太們來看龍

舟，順將送祝府內外禮物、賞封，以及汪、鄭、顧、江、陸、鞠、周、竺諸家禮節。宮裁們商辦妥當，派了四家媳婦，外面派三個

家人、四個小子同往鎮江送禮，迎接太太。

　　誰知祝老太太十分高興，要看秦淮河的龍舟，帶著桂夫人、梅秋琴、荊、朱兩姨娘，修雲、汝湘、九如、海珠姐妹、夢玉、梅

春，又拉上賈蘭的丈母江太太、探春的叔婆周太太，幾家小姐、姑娘們同王夫人、寶釵共有二十幾號大船。五月初一在六如閣拈香

後起身上船。王夫人差彩鳳夫妻先上前知會。伺候迎接。

　　平兒們商量將春暉堂請祝老太太住，梅姑太太住紫芝閣，江太太、周太太同幾家小姐們住藤花齋，若是一處住不開，再在寶釵

們姐妹幾個房裡分住。夢玉、海珠們都在太太上房對過，兩位姨娘在紫芝閣的後軒，其餘一切姑娘、嫂子俱有住處。將內外各處燈

彩鋪墊全行更換。吩咐林之孝傳齊大小家人，俱在碼頭迎接伺候。料理停當，大學士宅裡王舅太太差家人遠接。

　　李宮裁帶著芙蓉、珍珠、友梅、薛寶月、巧姑娘過桃葉渡，一直迎上前去。平兒在家預備一切事務。賈府上內外人等無不加意

料理。連塚宰第亦備下祝母房屋，收拾體面。

　　初三日下午，祝老太太們船到碼頭，平兒同賈環出城迎接。

　　滿城俱知祝母船到，節度田大人探聞祝太夫人到金陵看龍舟，住在賈府，忙差官遠接。金陵文武各官俱來迎接，又都到賈府請

安。祝母差夢玉帶著家人往各衙門請安道謝。賈府裡擺宴接風，內外熱鬧。

　　桂夫人們情同手足，姐妹並無客氣，跟著祝母也就像在家一樣。賈、王兩府在秦淮河賃下一溜兒幾間體面房屋，請祝老太太看

龍船。平兒備下多少花紅、酒鴨、賞封，請老太太放賞。

　　端午這日，更說不盡富貴熱鬧氣象。接著各衙門挨次相請，祝母們真是樂而忘返。又被塚宰第沈夫人再四款留，不覺一住兩

月。接著賈、王兩宅給老太太做生日唱戲，直鬧過了六月，早已新秋天氣。

　　祝母這日正商量著回去，只見平兒拿著封書子笑嘻嘻進來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太太請瞧，這不是喜從天降！」王夫人接著看了一

遍，對祝母笑道：「我說老太太回不去，一點不錯。」不知這是誰的書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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